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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5月份，是笔者人生中最难

忘的时间之一。首先是硕士学位论文

顺利通过了答辩，其次工作单位也得到

了落实，将会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工作。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所谓的

“天之骄子”，研究生人数就更少了，可

以说是“天之骄子中的天之骄子”。很

多的部委，如国家教委、文化部也都到

四川大学要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不

过那个时候，笔者居然对到国家部委工

作一点没有兴趣，完全没有从事行政工

作的念头。北京的高校如北京电影学

院，研究机构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也到四

川大学要人。不过当时笔者毫不犹豫

地选择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因为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是一个刚刚成

立的新单位，感觉、以为可能前面没有

更多的老同志压着，容易冒头。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是在原文

化部所属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与文化部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的基础上

合并成立的，主体或者说主要人员是中

国电影资料馆。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

院电影研究所人数不是很多，但带来了

电影研究、研究生教育、学术杂志出版

等新的业务，使得中国电影资料馆从一

个单纯的档案单位变为了一个综合性

的文化事业单位。

事实上，单位的名称也一直存在着

争议，甚至是博弈。财政部的户头上是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编办的户头上则是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也就是说，两

个名称缺一不可，中国电影资料馆要

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也要用。这

让外面的人根本摸不着头脑，甚至本单

位的人有时候也会感到困惑。事实上，

就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后来经过反

复的推敲，官方的统一名称确定为：中

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

说实话，笔者当时研究生毕业是冲

着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牌子去的，

而研究生教育也属于中国电影艺术研

究中心的业务范围。可以说，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是在陈荒煤先生一手推

动下成立起来的，他从文化部副部长退

休之后就担任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的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

长徐庄则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的秘

书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心”汇集

了当时中国电影界顶级的专家学者，知

名人士。除了陈荒煤先生，还有钟惦

棐、袁文殊、程季华、罗艺军、贾霁、沈嵩

生、余倩、汪流、张骏祥等。

笔者记得非常清楚，是1985年7月

28日到的北京，并且当天就到“中心”报

到。那年有四个研究生、两个大学生一

共六个人被分配到“中心”，集体性被安

排到文图资料部工作。大约两个月或

者是三个月后，当时“中心”研究生部主

任王亮衡先生，仔细研究了笔者的档案

并且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把笔

者要到了“中心”研究生部工作。跟着

王亮衡先生熟悉研究生部的工作，去见

了钟惦棐、袁文殊、程季华、罗艺军、余

倩等老师。并且马上参与到了 1985届

中心与北京电影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

班的相关工作，当然主要是端茶倒水，

带路叫人之类。记得 1985届研究生的

复试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宿舍楼的地

下一楼进行的。一开始“中心”也没有

学生宿舍，借住到文慧园中学的宿舍，

不久就搬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提供的学

生宿舍。北京电影学院也派有北京电

影学院行政处退休的王征处长等两名

同志到“中心”研究生部合并办公，负责

与北京电影学院的协调工作，以及研究

生的后勤工作。

1985 届研究生有很多都比笔者年

龄大，跟笔者相处得非常好，亦师亦

友。笔者感觉特别幸运，完全是近水楼

台先得月，跟着1985届研究生听完了所

有的电影学专业课程。比如传说中的

周传基先生的电影课，笔者跟着两届学

生认真听过两次。

陈荒煤先生聘请了电影界的知名

人士来担任“中心”各部门的负责人：钟

惦棐先生担任电影美学研究室主任，程

季华先生担任中国电影史研究室主任，

郑雪来先生担任外国电影研究室主任，

罗艺军先生担任当代中国电影研究室

主任。可以说是中国电影界的“名人

堂”。

当时从文学界转到电影界的人都

特别害怕别人说不懂电影。因此，笔者

除了跟着 1985届研究生听完了所有研

究生的专业课程之外，还与他们一起讨

论，一起分享，努力让自己尽快成为一

个懂电影的人。更重要的是，笔者找了

当时能够找到的电影理论、电影史的书

籍认真研读，做了十几本笔记。其中，

有很多都是与 1985届研究生相互交换

共同分享的。记得当时西四红楼还有

一家专门的电影书店，曾经火爆一时。

不过，笔者在“中心”研究生部工作

的时间不是太长，就被仲呈祥先生调到

了当代中国电影研究室工作。不过，都

在中心小白楼二楼上，无论是与研究生

部，还是与研究生部招收的研究生都保

持着独特的、极为密切的联系。包括跟

着后面几届研究生又听了不少专业课

程，有的是不止听过一次。更重要的

是，跟着几届学生系统地看了中外电影

史上的经典影片，其中不少是所谓的

“内参片”，中国电影资料馆之外的人很

难有机会看到。

1998年，笔者也被聘请为研究生部

的导师，不过笔者在“中心”招的第一个

研究生并没有毕业，而是在“中心”学习

一年后，就跟着在中国学中医的男朋友

去了美国。因此在“中心”研究生部的

花名册上找不到她的名字，甚至笔者自

己现在也想不起来她的名字了。

后来也多次连续担任研究生的导

师，招了一些学生，不过都是三年才招

一次，研究生人数总体上不多。从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中心”研究生教育是一

种“贵族式”的精英教育，导师跟研究生

基本上是一对一，最多也是一比三。因

此“中心”研究生与他们的导师有着充

分的一对一的时间和空间，很多辅导都

是一种“私人订制”，联系尤其是私人联

系可能也比别的学校和研究机构更紧

密、更独特，至少笔者的研究生是如

此。因为研究生们就住在中国电影资

料馆宿舍的一楼。而包括笔者在内的

导师都住在同一栋楼。有时候散步回

来，导师与学生就可以“不期而遇”。有

一次，笔者在宿舍楼外面通过窗户跟学

生李海霞交流讨论论文，被李迅先生看

见了，戏谑为“墙头马上”。

1998年的时候，“中心”进行了机构

调整，完全是拿电影研究开刀，原来的

四个研究室合并成了一个电影理论研

究室。电影研究在“中心”的地位大幅

度降低。与此同时，当时还存在着一股

强大的潜流，就是认为研究生教育对于

“中心”没有什么用处，也赚不了钱，不

如一起砍掉。事实上，砍掉“中心”研究

生部以及“中心”研究生教育的潜流一

直时隐时现，多次命悬一线。因为最终

没有实施，外面的人也不知道内情。

“中心”研究生教育，可以说在电影

学习方面是在全国范围内条件最好的，

依托于中国电影资料馆丰富的馆藏，绝

对是得天独厚，甚至是“只此一家，别无

分店”。因此，“中心”毕业的研究生都

成了“抢手货”，到各个地方、各个单位

都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同时，不少“中

心”毕业研究生在电影方面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因此，无论是“中心”的研究生

教育，还是“中心”毕业的研究生，在电

影界都享有比较高的声誉。一传十，十

传百，想要报考“中心”研究生的人非常

多，录取比例则比较低，可以说是“皇帝

的女儿不愁嫁”。事实上，“中心”研究

生教育在全国研究生教育中是独树一

帜，甚至可以说是出类拔萃。

不过，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吐

槽”，“中心”三年才招一次研究生，等到

他们毕业的那一年，“中心”如果没有研

究生招生，很多人可能就会失去到“中

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有好几个上了

别的高校或者其他研究机构的学生当

面向笔者表达过遗憾。不过，也有不少

学生非常坚定而执着，一定要考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因此，宁肯

等一年两年也要考。

因为有很多人坚定地想要考中国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所以“中

心”的研究生资源一直非常好，招生质

量也比较高，在全国研究生教育尤其是

电影研究生教育中独树一帜。不过三

年才招一次学生，让很多学生失去了攻

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的机

会。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也一直都

很纠结。

2008 年 12 月，笔者被任命为中国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

料馆副馆长，分管研究生教育工作。一

开始上任，领导为了提高笔者的行政管

理能力，特意安排笔者分管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办公室的

工作。当时中国电影资料馆宿舍楼地

下一层包租给了外面的公司，公司分别

出租给其他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三

教九流，应有尽有。笔者到地下一层检

查工作的时候，本能地感觉有一种潜在

的危险。因为之前也差一点发生过火

灾，派出所民警专门到单位讨论过治安

问题。如果真的发生火灾，后果很严

重，一票否决，所有人尤其是领导班子

都在劫难逃。笔者马上把地下一层的

情况给主要领导作了汇报，与其他领导

作了沟通。大家一致认为，必须解决这

个隐患。正好，困扰“中心”三年才招一

次学生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宿舍。如

果能够把地下一楼收回来，那么研究生

宿舍的问题解决了，众多隐患问题也解

决了。在各位领导的支持下，终于下决

心终止了地下一层的租房协议，迁走所

有的人，有效解决了研究生的宿舍问

题。因此，最终实现了每年都招收研究

生的夙愿，或者说是一个小目标。

在笔者担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之

前，中国传媒大学一直在与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商讨一起

申报电影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当时全

国电影学博士授予点非常少。中国艺

术研究院的李少白先生 1985年的时候

不愿意跟着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

所合并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选择

了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先是被缩编

为影视研究室，后来又与其他所的力量

合并，恢复成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

研究所，后来改名为电影电视研究所，

并且最早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点。后

来有消息说，博士学位授予点只给高

校，不给科研机构。不过，笔者个人一

直没有看到相关文件，心中一直存疑。

当时，中国传媒大学的电影学研究

刚刚起步，还没有正教授。申报博士点

需要六个正教授，全部都是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老师。

六个老师是：郦苏元、蔡洪声、胡克、杨

远婴、饶曙光、陈墨。在一次馆长办公

会议上，笔者就明确提出，既然申报博

士点的老师都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

心的老师，那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也

应该享有相应的权利。有人就说，教委

有规定，博士学位授予点只给高校，不

给研究机构。但笔者当时坚持认为，我

们应该去向国家教委说明情况争取理

解和支持；同时，可以跟中国传媒大学

进一步沟通，至少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

中心设有一个博士学位教学点。遗憾

的是，笔者的诉求无疾而终，不了了之。

2013 年 12 月，笔者从中国电影艺

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电影资料馆副

馆长转岗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担任秘

书长，也多次应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研究生部的邀请给研究生讲课，参加研

究生毕业答辩。不管怎样，感谢中国电

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尤

其要感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

究生教育，让笔者比较迅速地从一个攻

读文艺理论研究生的人变为了一个电

影学者。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往事如烟，

往事也并不如烟。

1984 年 11 月的一天，我走进中

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办公室人事科

（也可能是保卫科）的小办公室，递上

我写了半天也只有一页的求职材

料。接待我的是科长王廷元。后来

才知道，在读研究生的所有个人档案

都由他保管，直到后来有了人事处。

他看了我的那页简历，问你有推荐信

吗？我说没有。看到他的脸色没变，

我一下平静下来。屋里还有一位总

带着笑模样的年轻人——赵炜晶，二

十年后他成了研究生部副主任。

面试我的是中心副秘书长奚姗

姗，前面随意问了几句之后，便直接

问我愿不愿意去研究生部工作。我

从大学教务处调出来就是因为不愿

意干教务工作，这时立马就有一种才

出什么口又入什么窝的感觉。幸好

自己多问了一句，在研究生部工作能

评职称吗？奚姗姗磕巴都没打，“当

然了，只要你努力，在电影研究上有

成果，就能评职称”。现在回想起来，

20世纪80年代之后，任何时候，任何

地方，都不会再有这种面试，不会再

发生这种谈话了。

那时研究生部只有两个人，一个

是副主任王亮衡，另一个是杨正铎。

还有两位同事——王征和金诚，是北

京电影学院过来做研究生联合培养

工作的。杨正铎调走之后，又来了一

位女同志，叫徐秀俐。过没多久，鉴

于当时中心有高级职称的人极少，一

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何鸣雁

调入中心，成为研究生部的一把手。

我在研究生部主要负责给研究

生安排教学看片，借机把馆藏片目

和档案室卡片都翻了个遍。因工作

关系，我跟学术活动部做影片管理

和录像管理的人联系比较多，科长

谷若娜负责受理看片申请，施小韵

负责开出库单。当时研究生专有一

个看片室，叫“三放”，从那时到新世

纪初，给学生看的全是胶片。专属

“三放”的放映员是鹿恒利和徐言

乔，把门的师傅叫廖静静，喜欢招呼

年轻同志入场看电影，说搞电影的

就应该多看电影。后来我负责研究

生部的时候，常把我知道的馆藏珍

品拿出来放给学生看。记得《让娜·
迪尔曼》竟把廖静静看哭了，导演香

塔尔·阿克曼说这部影片是献给她

妈妈的，信其然也。80 年代看录像

基本是大 3/4 的专业录像带。录像

科当时有杨文兰、白鹤、马力伟、张

玲。全中心，特别是研究生部和研

究室的录像设备，都由她们管。

《当代电影》杂志与研究生部同

龄同领导。当时从陈荒煤以降，领

导和导师们都鼓励学生发声。学生

在校期间编辑部就组织学生写文

章、开研讨会了。当时的编辑部主

任沈及明还另有一绝活。那时看外

国电影都是翻译老师对着话筒同声

传译。沈及明老师不会外语，但特

别能强记，看一两遍就能把情节和

台词全背下来。然后遇到放映电影

找不到翻译的时候就自告奋勇上去

翻译，居然也大差不差，下面观众完

全听不出来。

1988年我调入电影美学室，职称

也顺利进入研究系列。1998年研究

生部主任王亮衡突然病逝。陈景亮

馆长找我谈话，要我去研究生部主持

工作。当时想领导这么看得起我，不

干不好意思。于是一干就是十一年。

上任之后发现研究生教育在中

心的地位并不稳固（甚至中心这块牌

子也不太稳固）。首先，上面没有专

项经费拨款，中心当时也没啥收入，

教育经费据说只能靠中心总经费里

各处挤一些出来。于是相关部门意

见很大，全仗陈馆长主持，研究生部

才保留下来。为减少预算，也因为学

生宿舍比较紧张，研究生招生在四年

一招的基础上招生人数再减一半，

1998 年只招生 9 人。我觉得四年一

招其中还“休耕”一年，有点不好意

思，经领导批准就改为三年一招。于

是 2001 年招生 9 人。后来教育经费

情况好转，从 2004 年起恢复每届 20
人的招生人数，但还是三年一招。到

2010级以后才开始每年招生。

上任后碰到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是，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即研究生司

1996还是 1997年做了一次全国研究

生培养机构的大调整：各部委所属的

研究生培养机构尽可能归并到高等

院校，各部委不做归并、自己保留的

研究生培养机构如已经有博士学位

授予权的就继续保留，还没获得博士

学位授予权的以后一律不再批准。

这对中心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无疑是

个沉重打击。所以我上任后的一个

重要工作就是去北京市学位办特别

是国务院学位办，找他们的主任也就

是研究生司的司长提出各种申诉及

理由，希望能批给我们博士学位授予

权。我 80年代在研究生部工作时认

识的研究生司年轻人到 90年代末大

多升至中层，中层干部有的已经是局

级了。大家都很客气，只有新上任的

学位办主任（司长）非常强硬，一句活

话没有。谈了几次，只好作罢。后来

听说之后的分管领导和研究生部负

责人 2010年左右都去北京市学位办

和国务院学位办“运动“过，大约是怀

疑我工作没做到家才没拿到博士学

位授予权，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2000 年，北京广播学院（即现在

的中国传媒大学）想申请电影学博士

学位点，但其专业实力较弱，恐难获

批。经“高人”指点，刘继南院长就来

找陈馆长谈联合申请电影学博士学

位点。两位领导一拍即合。之后广

院出钱给中心研究人员出书，分批授

予中心博导资格（二十多年来，中心

博士生导师计有郦苏元、胡克、张建

勇、陈墨、李迅、皇甫宜川），资料馆、

广院互邀教师讲课，广院每年注资

《当代电影》等等各种愉快合作。

在我负责的四届研究生教学中，

我比较注意过去教学模式和师资的

延续，因为我觉得中心研究生教育一

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非常重要

的。而资料馆自己的研究人员到 90
年代中后期已经有了长足的精进，也

有了很丰富的学术成果，初步形成学

风严谨、治学扎实的研究特色。中心

研究人员继承 80年代老一辈高瞻远

瞩的创业精神，持续夯实中心研究生

教育的优良传统，并以崭新的风貌树

立起中心独特的学术声誉。另外，我

也注意选聘中心外的、当时已经成长

起来的中生代学者作为授课老师，形

成对研究生整体课程的良好补充；同

时利用我与青年导演比较熟悉的优

势，请他们过来讲课，与学生交流，以

此扩大学生对电影创作和行业现实

的了解。

当时的研究生部有先后担任副

主任的刘苏林和赵炜晶，还有徐秀

俐、连秀凤、迟宁、周舟、郭欣。无论

是教学、教务还是学生管理，他们都

做得兢兢业业，有条不紊，十一年间

风平浪静，极大地支持了教学计划稳

定、优质的实施。

我很欣慰在中心研究生教育发

展的重要阶段为之贡献了自己的一

份力量。想起中心举办第一个外国

电影回顾展（英国电影回顾展）时，我

怀着景仰和憧憬第一次走进“大放”

（现在的艺术影院），想起没有丝毫

“背景”的我，迈进资料馆人事科那一

刻的勇敢，我在此地长达 35 年的工

作也算对得起当年那份“初心”了。

我所亲历的“中心”研究生教育
回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

研究生教育
■文/李 迅

■文/饶曙光


